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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辉：

为女儿一辈子都不要退休

� � � �

梁家辉实在太丰富了， 他的生活和他演的戏一样丰
富。他在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一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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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他理所
当然的对生活充满了反省和自觉。反省的结果却是，他害
怕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写给人看。

哪有一个影帝常常自责自己太出名了， 戏太多了的
呢？ 这就是梁家辉，一个智慧的生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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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不能，女儿要念一辈子的书
记者：在表演上，你觉得你是方法派呢，还是经验派

呢？

梁家辉：我完全是观察派，我很喜欢看人。 小时候父
母上班去了，我常被困在家里。我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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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有一个阳台，

那时候除了做功课和看书，我就喜欢在阳台上看街，注意
每一个人。 我很安静，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记者：很多演员是本色演出，但你看上去不是那样。

梁家辉： 我接到一个角色后， 我会去深入想这个角
色，假设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我是其中一个人物，我
会想很多遍。但我一到了现场，我就所有的想过的这些东
西都扔掉。

记者：你想的和你演的不一样吗？

梁家辉：对，演的时候就从自我出发了，之前我曾经
想过什么，就不管了。当我化好妆、穿好衣服后，我就成为
角色了，这个人现在要面临一场吵架，或者一场火拼，或
者要面临一个感情上的抉择，这些事情知道就好了。每一
个角色里多少有一点本色， 但我尽量用所谓的方法派去
演戏，那种方法是很自然的，不是说在一个设计的情况下
变成自己的本色。 你看我拍了

30

年电影，我尽量找一些
与我自己不同的个性和性格去表现， 而不是靠自己的一
些本色。

记者：看你
30

年来拍的电影，做一个简单粗略的概
括，可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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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角色都比较文弱，到了
90

年代你
一下子演起了疯狂的喜剧， 之后又在黑帮片中变强变暴
了。

梁家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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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那个时候我演的人物个性都挺
弱的。 后来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改变，是因为《情人》之
后，我接到的剧本，欧洲的，好莱坞的，包括香港的，找我
都是演情人，我就有一种抗拒，我就突然跑过去接了一个
《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这是一部很闹的喜剧。我当时就
是不想重复《情人》，想开辟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或者
从来没有尝试的路。 那个时候也开始把自己的性格推向
比较劲爆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的那些戏你能看到我整个
的个性都在变。 还有，那个时候流行拍喜剧，但我其实是
在一种很崩溃的情绪下演喜剧。 当时一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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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戏，有
一些是被黑社会强迫的，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们来
找我，我拍，我不管题材，只要你不要我重复。

记者：《情人》演裸戏，过那一关难吗？

梁家辉：我演《情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害羞的
人，要在众人面前脱光衣服，这一关挺难过的。 但是我到
了现场，我看到那个女孩子，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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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她从英国小镇出
来，之前没有怎么见过这个世界，突然被带到越南，面对
这么多外国人，在她面前有这么多成年工作人员，她的压
力应该比我大很多才对，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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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岁了。 我看到她的时
候我立刻明白了，我有责任去影响她。后来很多时候是我
先脱，试戏的时候我也脱得光光的，她还披了一件浴袍。

这样做让她感觉到不要有压力， 其实脱光衣服和穿衣服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只是在演戏而已。

记者： 而你来内地拍戏的路子更不寻常， 接了《苹
果》，又接了主旋律的《我的教师生涯》。

梁家辉：我演《我的教师生涯》，就是想看看观众为什
么会讨厌主旋律，演完后，我明白了。 《苹果》对我来讲其
实是另外一个主旋律， 它讲的是北京的当下一些人的生
活状态，有点像香港拍的一种实况剧。

记者：之前你曾经说你要下岗了，这是玩笑话吧。

梁家辉：其实我的意思不是下岗，而是说我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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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电影，原来有一个愿望，我女儿进大学以后我就不拍
电影了，因为我不希望有一个出名的老爸继续影响她们。

现在她们已经进大学了，还有两年就要毕业了，我对她们
说，等你们大学毕业，老爸不用赚钱养你们后，爸爸就可
以退休，和妈妈做两个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她们说，老爸
你不能退休，为什么？她们要念一辈子的书。我的愿望又
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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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哭了，我就掏钱，不小心就成了监制
记者：你做过制片人，赔了吗？

梁家辉：《姊妹情深》 是平，《天上
人间》是赔。其实《天上人间》不是我要
投，而是导演没钱了，我掏钱出来帮他
完成。 导演是余力为， 他拿了政府的
钱，一些小投资，找到我和吕丽萍，我
也没有片酬， 就直接拍。 电影拍到一
半，他哭了，他说，我们要解散了，因为
没钱了，不能再拍下去了。我觉得很可
惜，觉得都找到吕丽萍这样的演员了，

不拍下去就太可惜了。 我就掏钱帮他
完成。

记者：你掏了多少钱？

梁家辉：掏了
100

多万，所以我就
变成了一个电影的制片人。

记者：你经常不收片酬就拍戏吗？

梁家辉：《我的教师生涯》 我收了
很低的片酬。那部电影除了导演，整个
团队都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 都是电

影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我去了以后，我
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困难， 我就
把钱拿出来让大家吃得好一点， 住得
好一点。 当时在武汉拍，很惨。

记者： 你有后悔接这么一部电影
吗，还没有钱赚？

梁家辉：不后悔。我觉得如果我的
片酬能鼓励电影的新一代， 鼓励那个
团队，就可以了。那个团队要接这个电
影也是因为他们想积累经验， 没有戏
拍。我就觉得拍电影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接了这个电影了，

我们就要坚持下去。

记者：你做编剧，就编了一部《棋
王》，后来就没有继续了？

梁家辉： 那个时候编剧老写得不
好， 而且徐克是希望把两个小说写在
一起， 呈现那个时候台湾跟大陆的一
种差异。

记者： 但徐克为什么找你来做编
剧呢？

梁家辉： 徐克给我提供了很多这
样的机会，我给他配过音，我给他剪过
片，我去当过他的副导演，那个时候刚
加入工作室。

记者：那时候你做好多幕后工作，

现在怎么不做了？

梁家辉：做。 《太极》宣传的时候，

冯德伦说我是免费的副导演。 我还
在现场帮忙放烟，现在很多的放烟
工根本不知道镜头在哪里，我忍不
住了，穿着戏服就下去了，对他们
说，风向这边吹，镜头在这边，应该这
样扇。我希望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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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片场的经验
带到现在的片场里头。风向在这里的，

就是这样扇风，这就是我
30

年很难得
的经验。

记者：其实你还是应该写本书，写
你这

30

年来的经验。

梁家辉：写书不能够完全表达，我
争取每拍一部戏都影响到中国电影的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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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老花了，下午
4

点后就看不清字了
记者：专栏还在写吗？

梁家辉：没有了。写专栏的编辑不
在了，当年他邀请我写专栏的时候，正
好是我最困难的那几年， 虽然稿费不
高，在当时也是不小的帮助，帮我度过
了最困难的时期。后来为了报答他，我
一直写下来。但他人走了以后，我好像
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

记者：这么说，你写了
20

多年，就
是为了报恩！

梁家辉：也不能说是报恩，后来慢
慢成为一个习惯了。而且我现阶段，很
多生活中的感觉都私有化了， 不太愿
意跟人分享。

记者：为什么呢？

梁家辉：不知道。我在拍电影的现
场什么都愿意干， 很全面地去照顾一
个电影， 很多导演和监制老问我自己
会不会去当导演， 但其实我很少有这
样的念头。为什么呢？我觉得做导演，

要把自己心底的一些情感放大在银幕
上给人看，但我到了这个岁数以后，我
好像突然变成很封闭的一个人， 不愿
意把这种情感和人分享。 所以编辑走
了以后，我就突然没有情绪了。

记者：我觉得很奇怪，做演员不是
把自己的情感和人分享吗？

梁家辉：不是，当演员完全是一种
模仿与释放。 我在创作一个角色的时

候很少是来自自我的， 都是从别人身
上吸取一些情绪和动作。 如果一个演
员在演戏的时候从来都掏心掏肺地把
自己的内在世界掏出来的话， 到最后
每一个角色都会变成本色演出。 你看
了我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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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影，我尽量找一些不
存在于我个人的身体之内的一种个性
或者是性格去表现， 而不是说靠自己
的一些本色。

记者：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梁家辉：举个例子来说，我今年看
到很多媒体表扬我当年摆地摊那段生
活， 好像用这个故事来鼓励现在的
年轻人，你看，一个影帝都可以放
下身段去摆地摊。但是我今天回过
头来看我自己当年的事情，我觉得
是不太好的，我当年摆地摊，是完全想
改行了，完全想脱离电影界。我觉得这
种想法是不好的，这是逃避，而不是积
极面对。我认为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

应该积极去面对和解决，而不是逃避。

而且当时我摆地摊是违法的， 没有牌
照嘛。

再比如，我今天的生活，大家看到
都觉得很安逸，很幸福。但我今天的安
逸和我有一段时间一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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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电影
是分不开的， 虽然当时有很大的强迫
性。 如果把我这种安逸的状态放到别
人身上，这不一定合适。

就如同我那次去南极， 我拍了很
多照片和视频，回来以后，我把所有的
都删了。因为我去完南极以后，我觉得
不应该鼓励别人去南极， 人类去南极
只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我把我对南
极所有好的和不好的印象都放到我脑
子里面。

记者：那现在看书还多吗？

梁家辉：其实现在也很少看书了，

因为视力不好，看书累。下午
4

点的光
线我就已经看不太清楚了，老花眼嘛，

戴了老花镜也会觉得疲倦。

记者：金克木有一本书叫《书读完
了》，对你来说，书也读完了吧？

梁家辉：也不能这样讲，其实我不
读书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不写作是有关
系的，我发现自己以前爱看书，对自己
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不是说看书不
好，而是觉得，看书作为一种消遣还是
好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世界，要学习这
个世界，读书倒不如走万里路。

记者：对你来说，走万里路除了去
南极还有什么？

梁家辉： 我说的走万里路不是说
真的走一万里， 而是什么东西你都应
该亲自去感受，而不是从课本上，从书
本上来认识。我觉得读书有用，是用来
追求一些天文、地理、科技以及知识性
的东西。但是对生活的认识，对世界的
看法，不是靠书本得来的。每一个人从
生下来那一天都有权利去认识世界，

认识我们生活的地方。

（据腾讯网）


